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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汉文小说发展的不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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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越南汉文小说虽然移植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传统，但它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主要表

现在小说题材、模仿类别、小说艺术及小说作者等方面。出现不平衡的原因，从小说外部讲，主要

涉及越南社会历史状况的特殊性、汉文学在越南的地位，以及文学表达工具等问题；从小说内部

讲，主要涉及小说创作传统和汉文小说家创作心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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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前为中国郡县，后为中国藩属，政治制
度、社会模式、文化形态皆或移植或仿于中国，使

用汉字也从越南文明开化开始，相伴越南封建社

会之始终。因而，越南古代文学传统也同中国古

代文学传统基本一致。与越南汉诗史主要接受和

发展了中国唐代以后的近体诗所不同的是，越南

小说史对中国小说的接受与发展似乎更全面些，

其发展轨迹也与中国小说史更加相似，也是先由

杂史、杂传类的志怪体小说发端，而后传奇体，再

后长篇章回体，也经历了一个先文言后白话的过

程。只不过越南本土文明开化较晚，小说史的这

些现象似乎是与中国小说打了个时间差之后的异

地再植。由于有可资借鉴的范例，它的小说内部

各文体的发展进程显然要比中国快得多。

这只是一个总体宏观的描述。进入越南汉文

小说史的内部，我们则发现它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这种不平衡既表现于题材内涵和模仿类别方面，

也表现于小说艺术方面，还表现于小说作者的构

成方面。

一、越南汉文小说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根据台湾学者陈庆浩、王三庆等主编的《越

南汉文小说丛刊》所辑，现存越南古代汉文小说

主要可分为志怪小说、传奇小说和历史小说等

几类。

志怪小说类主要有《越甸幽灵》与《岭南摭

怪》两个系列，属于《越甸幽灵》系列的有《越

（粤）甸幽灵集录》，《新订较评越甸幽灵录》、《越

甸幽灵集录全编》、《越甸幽灵简本》；属于《岭南

摭怪》系列的有《岭南摭怪列传》、《岭南摭怪列传

卷三·续类》、《岭南摭怪外传》、《天南云录》。两

个系列是今存越南最早的杂史、杂传及志怪类小

说，虽然数量可观，但初始创作只有两部书，其他

都是校改或续写。此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未

辑的还有受《聊斋志异》及其续书影响的《传记摘

录》与《异闻杂录》等，是越南今存较晚的志怪小

说，台湾陈益源先生认为它们不是一种新的创作，

而是对《聊斋》及其续书的有选择抄袭，只是变换

成越南时空而已［１］。

传奇小说类主要有《传奇漫录》、《传奇新

谱》、《圣宗遗草》、《越南奇逢事录》、《新传奇录》

及《越南汉文小说丛刊》未辑的《传闻新录》等。

历史小说类主要有《皇越春秋》、《越南开国

志传》、《皇黎一统志》、《皇越龙兴志》、《?州

记》、《后陈逸史》等。

以上三大类小说中，志怪小说《越甸幽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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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摭怪》两个系列中的后世改写、续写之作，

已脱离了笔记体，向传奇体靠拢。阮屿的《传奇

漫录》虽是传奇体，但题材主要是烟粉灵怪，有很

浓的神怪色彩。这样，从小说文体角度看，越南古

代汉文小说可分为志怪体、传奇体与章回体；从其

代表的题材特点看，越南古代汉文小说则主要有

两大类别———神怪类和历史类，反映社会现实的

诸如世情小说类，则基本付诸阙如。这是越南汉

文小说在题材上的不平衡性。从内容来看，志怪

与历史融合，《越甸幽灵》与《岭南摭怪》就具有这

样的特点，以至于后来的越南史书如《大越史记》

等将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为正史资料采入。越南吴

玄斋《见闻录序》云：“有语怪而不离乎常，有言变

而不失其正，大抵寓劝惩之微旨，将使后之观者，

其善可为法，其不善可为戒，实有?于世教，岂可

以野史视之哉！”［２］他们变通儒家的“不语怪力乱

神”说而将志怪书提至“?于世教”的政治高度。

因此，越南的志怪小说内容上倾向于史，多了史的

成份。而传奇类小说则以阮屿的《传奇漫录》为

代表，余者大都是对《传奇漫录》的模仿。《传奇

漫录》虽以浪漫笔法对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

进行了曲折的反映，但小说中的“仙婚”内容是其

主要特色。所以越南传奇类汉文小说反映了现实

中的爱情婚姻生活及日常家庭生活的不发达；历

史类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写战争及王朝更迭史，

反映治世或和平时期社会图景的不发达。这是从

题材内容方面言其不平衡性。

从模仿类别上讲，志怪书《越甸幽灵》与《岭

南摭怪》的初创形态类似于中国六朝时期的志

怪、志人小说，为体制简短、梗概粗陈的笔记体式，

其后世改写、续写者则又借鉴唐传奇手法。正如

武琼《岭南摭怪列传序》中所言：“其视晋人《搜神

记》、唐人《地怪录》同一致也。”［３］传奇系列以唐

传奇为基本借鉴背景，而直接近源则集中于中国

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从篇目结构到创作手

法，乃至语言使用，都一一仿效。历史小说类则以

中国的史学著作为借鉴背景，具体创作又集中导

向了中国历史小说的典范之作《三国演义》，尤其

在战争描写和历史人物的塑造方面模仿的痕迹较

浓。代表越南汉文小说兴盛局面的是传奇小说与

历史小说两类，这两类小说不仅数量较多，而且成

就很高。但如果从直接借鉴与模仿的角度而言，

两个系列的小说只借鉴模仿了中国的两部小

说———《剪灯新话》和《三国演义》。当然，实际上

越南人借鉴或改写的中国古代小说还有不少，但

成型后的作品，要么不在汉文系列，要么不在小说

系列，在汉文小说系列的，如《聊斋志异》的影响

也很大，但我们所见的只是作者们对它的抄袭和

搬用，还没有达到创作的层面。因此，从借鉴意义

上讲，虽然越南汉文小说的传统与中国小说基本

一致，越南汉文小说的创作也颇为可观，但它们却

只受到中国两部小说的直接影响，这也是其发展

不平衡的表现。

从艺术上讲，比之于汉文诗歌，小说这种综合

性、大容量性文体给越南汉文小说家造成更大的

困难和更大的束缚，因而越南汉文小说的摹拟性

更重，中国化色彩更强，几乎全部是模仿中国小说

的创作手法而成，如浪漫笔法、传奇手法的运用，

纵向取材，动态刻画，讲究故事性、传奇性，人物形

象注重典型化却又难免类型化，情节的推进多采

用直线式，叙述模式为全知全能型，等等。总之，

从体式、章法、语言，到叙述者的语气，小说中人物

的思想、神情、口吻无一不向中国小说看齐。虽然

题材取自越南社会，但成型后的小说总让人感觉

中国元素太浓。小说本重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但

越南汉文小说尤其是历史小说中的重墨人物，多

给人一种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人物冠以越南姓氏生

活于越南环境之中的感觉，从而造成了题材本身

所蕴涵的民族特色在艺术上没能很好地体现出

来，这是从小说艺术方面言其不平衡性。

越南传奇小说的代表作《传奇漫录》与中国

瞿佑的《剪灯新话》有一个共同的源，那就是六朝

志怪与唐人传奇，不同的是，《传奇漫录》又把《剪

灯新话》当作了近源而极力模仿之［４］。两书篇幅

相当，体例一致，内容上都是以烟粉为主，涉及灵

怪，行文中大量插入韵文，形成诗意化小说的特

征。在创作思想上，两书都是以折射的方式，以浪

漫笔法曲折反映社会现实与作者的思想，特别是

士子文人的乱世心态、人生感触都有细致表现。

烟粉灵怪类内容只有置于一个特定的时代环境

中，它才能达到曲折反映社会现实的力度和深度。

《剪灯新话》所涉及的烟粉灵怪题材，是沿着六朝

志怪、唐传奇一路而来的，体现为连贯而明显的中

国志怪小说的创作传统，中国读者读来是非常熟

悉而亲切的，加之瞿佑又把故事置于元末战乱的

时代背景上，故小说不仅体现极浓的中国元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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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时代沧桑感也扑面而来。应该说，《传奇漫录》

并不是对《剪灯新话》的简单模仿，它有较强的创

新成分。阮屿的创新才能就在于他也注意到了时

代内涵这一方面，既要模仿《剪灯新话》，又要体

现出越南社会与民族特点，于是就变幻时空与人

物。那么，换成越南的时空与人物，是否就能鲜明

地反映出越南社会特点与民族特点呢？黎贵

《见闻小录》卷五《才品》中说阮屿“后以伪莫篡

窃，誓不出仕。居乡授徒，足不踏城市，著《传奇

漫录》四卷，文辞清丽，时人称之”。阮屿在小说

中表现出两方面的思想：一是正统观念，一是爱国

精神。他多把故事置于胡季睺篡权、明军入侵这

一背景上，但他常常是在故事展开之前作三言两

语式的交代，真正的故事模式及故事展开的情景

则大多是来自中国的，这些简单的背景交代，往往

被接下来的鲜活的故事所掩盖而极容易被忽略。

在《传奇漫录》的二十篇作品中，真正将故事情节

融进作者所设置的背景中的不过数篇，最有代表

性的是《那山樵对录》与《沱江夜饮记》。《那山樵

对录》讲述胡朝二世胡汉苍出猎，遇一隐于樵的

世外高人，请其出山佐胡，不但遭到拒绝，还受到

樵夫对胡朝腐败的痛责。《沱江夜饮记》讲述陈

废帝出猎，在沱江北岸开帐夜饮，一猿一狐化成袁

秀才、胡处士晋见，与首相胡季睺展开一场激烈的

争论，借此揭露其不臣野心。两篇作品皆以对话

体构成，尽管越南式背景清晰，但话题中又大量运

用中国典故，几乎满篇皆是。如《那山樵对录》中

樵夫的一段话：“士各有志，何必乃尔？所以严子

陵不以东都谏议，易桐江之烟波；姜伯淮不以天子

画图，腳彭城之山水。吾才虽薄，视古有间，幸而

富于黔娄，寿于颜回，健于卫，饱于爰旌目，达于

荀奉倩，静算所以得于天地亦多矣！”仅此数行就

罗列了中国古代严光、姜肱、黔娄、颜回、卫、爰

旌目、荀粲等高士，恐非一般越南人所熟知。

《漫录》中的《木棉树传》仿《新话》中的《牡

丹灯记》，各是两书的代表性作品。两作各有优

长，皆是典型的“烟粉”类题材，香艳与幽寂相结

合的气氛展布到位，环境渲染深刻。《牡丹灯记》

语言精练而不病于简，《木棉树传》描写细腻而不

病于冗；《牡丹灯记》中“柩前悬一双头牡丹灯，灯

下立一明器婢子，背上有二字曰‘金莲 ”的“灵
柩”情节的创造十分深刻，《木棉树传》袭之而不

病于拟；《木棉树传》中同伴为防程忠遇深惑于鬼

魅让“舟人以绳苦系”于船、程反骂而逃去的情节

生动，为《牡丹灯记》所无。但二者还是有关键的

不同。《牡丹灯记》结构上以“牡丹灯”串联，紧凑

鲜明，手法高超。其情节是以乔生眼中“见一丫

鬟，挑双头牡丹灯前导，一美人随后，约年十七八，

红裙翠袖，婷婷??，迤逦投西而去”而导入；情

节高潮时作者又写到柩前所悬的双头牡丹灯；而

结局部分写乔生死后，“云阴之昼，月黑之宵，往

往见生与女携手同行，一丫鬟挑双头牡丹灯前

导”。其情节结构显得十分完美。而《木棉树传》

中则没有这种巧妙绾结。作为热带植物的木棉

树，在与中国对应的作品中可算是鲜明地体现了

越南特色，但作者只于小说结尾处言二鬼魂依木

棉树为妖，木棉树并未作为绾结小说情节的重要

道具。而且《木棉树传》与《牡丹灯记》关键区别

是其故事设置的背景并不鲜明。《牡丹灯记》故

事的开端是“方氏之据浙东也，每岁元夕，于明州

张灯五夜，倾城士女，皆得纵观”，才引出乔生夜

遇美女，演绎出一段人鬼情缘。元夕张灯，乃中国

习俗，方国珍据浙，是元末战乱缩影，加之小说中

的“牡丹灯”意象强烈，也时时与方氏灯节照应，

易使人联想到正因为世乱，才有人鬼相遇，才有鬼

魂作祟。小说既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又有深刻的

时代主题。《木棉树传》则只是写越南商人程忠

遇经商途中的人鬼奇缘，且鬼魂先是屡屡出现于

白昼，后才人鬼结缘于夜晚，故事背景并不鲜明，

加之行文中又多用“易安艳藻”、“昌黎放柳枝”、

“李靖载红拂”等中国的香艳典故，整篇小说很难

体现出鲜明的越南特色。

越南历史小说系列，皆写战争及王朝更迭，而

作为战争小说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战争与战争参

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三国演义》虽写三国风

云，但重在写人，而实际上，写好了参加战争的人

也就写好了战争本身，这是《三国演义》作为战争

小说所树之标。而越南历史小说却是重点写战

争，人物容易淹没于事件当中，淹没于繁琐的过程

叙述之中，以人系事和以事系人有根本的不同，这

是越南历史小说不及《三国演义》的重要原因之

一。历史小说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

“史”与“演义”的关系，历史重在写实，演义重在

虚构，而虚构恰是小说创作的要素。《三国演义》

“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取材观，使得《三国演

义》具备典型的小说特征，而不是史书，从而为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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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越南历史小说

作者则没有达到这一认识高度，他们往往以修史、

存史的姿态出现，结果是虚构性不足，写实性也不

足，既非正规史书，小说味亦不甚浓。这是越南历

史小说不及《三国演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越

南历史小说主要写战争，又大都模仿《三国演

义》，在某些重要的战争事件及人物描写，往往既

缺乏事件前后整体的烘托，也缺乏人物前后性格

发展的关联，效果并不理想。从战争事件本身来

说，越南历史上的战争，至少与《三国演义》中的

战争有诸多不同，比如战争工具方面，越南古代象

战是其一大特点，这一点由于中越的巨大不同，越

南历史小说作者无法不在小说中作客观展示，因

而这也就成为其中最大的越南特色，但遗憾的是，

作者们并没有写出多少生动深刻的战例。战争场

景方面，越南本水多，水战应是战争常例，但这些

历史小说的水战描写多无精彩之处，即使写到水

战也多仿赤壁之战的火攻之法。再就是，古代越

南城镇并不发达，于陆上多为山地战，战术多为土

垒战，战略重点在消灭敌方的有生力量，而不是占

据城池，这方面并不能从《三国演义》中得到充分

借鉴，因而也很难写出特色来。在人物表现上，这

些小说多有一个共同的模式，正统仿刘蜀，非正统

则仿曹魏；仁君仿刘备，奸雄则仿曹操；谋士仿诸

葛，豪杰则仿关羽。人物形成定式，反而将本是鲜

活丰富的题材内涵处理得简化单一。

笔者举一个越南历史小说中普通人物的例子

来看其艺术处理上的得与失。裴文奎妻为夫复仇

杀潘彦的故事，《越南开国志传》、《?州记》中皆

有集中笔墨写到，但处理大不一样。《开国志传》

中有关故事的背景及情节是，黎后期北朝郑王手

下二将潘彦、裴文奎兴兵作乱，既而二人内部又起

纷争，裴文奎为潘彦所杀，潘彦又逼娶裴妻赵氏，

之后赵氏请宗族帮忙杀死潘彦为夫报仇。其复仇

动因、复仇方式、复仇所借助的力量，以及杀仇祭

灵的结局等，完全模仿《三国志传》（《三国演义》

的另一种版本）“孙权跨江破黄祖”中东吴孙翊妻

徐氏为夫报仇杀妫览、戴员的情节。

于是潘彦自夸智勇兼全，天下乏人对手，称为

关羽再生，心无惮惧。但贪财爱色之徒，自得裴文

奎妻赵氏，容貌鲜妍，工行德色，女流无二，心甚爱

之，欲得一见，令人逼逐赵氏成亲。赵氏痛哭，谓

差人曰：“我夫君不知天命，背此贵人，经致亡家

丧命。我今守寡，何以凭依？如贵人悯及粗陋，我

愿为箕帚妾，以事贵人，得显荣华，以光宗族。乞

数日后，请贵人就舍相欢，以遂旱逢甘雨。”差人

听言，回呈与潘彦。潘彦大喜，约日定期，与赵氏

戏剧。不意裴文奎妻赵氏备下礼物，请宗族诸人，

及旧所管到于家中。赵氏先哭拜裴文奎，后拜告

诸人曰：“妾夫君被潘彦逼死，死于非命。今再欲

私情陷妾，妾已诈言，约日定期。乞列位悯妾夫及

贱妾，借力伏兵，杀其彦辈，以报前仇。列位若肯

同心协力，是高山深海之恩德。”诸军皆奋志愿

从。数日间，赵氏差人就请潘彦。潘彦大喜，自率

从者数人，就赵氏家。将入门，赵氏呼曰：“宗族

何不迎接贵人！”于是从衣壁之中，忽然突起，挥

刀舞剑。潘彦大惊，寻路走逃，已被众等斩为肉

泥。赵氏取潘彦之头，以祭文奎，泄其前恨。

（《越南开国志传》卷一）

吴建安九年十二月，孙权弟孙翊为丹阳太守，

此人性急，醉后多鞭打群下，将士妫览、戴员二人，

常有杀翊之心，未得其便。妫览因见吴王孙权出

讨山贼，遂与翊从人边洪商议谋杀孙翊。是时诸

将令差来丹阳会集，翊作宴待之。翊妻徐氏极聪

明，颜色美丽，更善卜《易》，卦言：“今日不可会

宴。”翊不听，遂设会至晚送客。边洪带刀随后，

掣刀砍死孙翊。妫览、戴员拿住边洪，明正其罪，

碎剐于市。二人乘势将翊家资侍妾皆分之。妫览

见徐氏美貌，提刀入曰：“吾与汝报仇已讫，汝当

从我；不从即死。”徐氏曰：“死犹未冷，可待至岁

旦，设祭其夫，除其孝服，即特成亲。”览容之。徐

氏暗唤翊心腹旧将孙高、傅婴二人，入府告之曰：

“先夫在日，常言二公忠义，故不顾羞面告。今妫

览、戴员二人，同谋杀死夫主，只归罪于边洪，将应

用家资并婢妾尽皆分去。妫览又欲污妾身，诈许

之，以安其心。欲得见面吴主，当立微计，以图二

贼，望二将军想先夫之面，特赐哀救！”言讫再拜。

孙高、傅婴闻之大哭而答曰：“吾昔日感府君之

恩，尽死不辞，正欲思计。不敢见夫人，今日之事，

愿死以报府君耳！”徐氏乃令孙傅二将引心腹人

二十个，共成其事。孙高先使人告之孙权。

至岁旦日，孙傅二将伏于围幕之中，徐氏于堂

上设祭已毕，乃除孝服，薰香沐浴，浓抹艳装，言笑

自若。妫览使人观之，回报，甚喜。徐氏令请览

入，酒之半酣，彼徐氏迎之密室拜。览却才一拜，

便呼曰：“孙、傅二将军在何！”二人持刀跃出。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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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手不及，杀死于地。随即请戴员赴宴。员入内，

二将擒而杀之。徐氏遂重穿孝服，将览、员首级就

祭夫主，痛哭几绝。（《三国志传》）

作者通过这样一个用心良苦的故事来刻画一

个普通女子，从人物上讲，在越南历史小说中是罕

见的，从手法上讲，则有太浓的模仿痕迹。《?州

记》则于两回中分述其事，将其置于篡黎的莫主

洪宁的荒淫背景上，把女子改为洪宁妃阮氏之妹

玉年，洪宁欲淫占玉年，激起玉年与其夫裴文奎叛

逃，后裴文奎被潘彦所杀，玉年为夫报仇。

六月朔晓，闻巡兵哨报谓美郡（裴文奎）夫人

阮氏起兵北岸搦战。彦曰：“何物妇人，敢作妖

孽，以报怨耶？”语毕，因点起兵马，引到东津，大

列舟舰，与之水斗。望见阮玉年在江边，御七杠彩

轿，麻鞋蓝服，高声谓曰：“军中谁能杀得蓟郡（潘

彦），自有重赏。”蓟郡大怒，即泛舟水斗。俄而阮

氏军中弹发，彦死黄江中。（《?州记》第三回第

四节）

复仇者由《开国志传》中的柔弱女子变成了

巾帼英雄。很显然，两书中的有关情节，皆非本于

正史。《?州记》的描写不见得比《开国志传》曲

折生动，也不见得更有传奇色彩，但它没有机械模

仿。越南历史上女性参与战争成为英雄者不乏其

人，《?州记》中所描写的这个女性虽还不够鲜明

深刻，但比之《开国志传》的一味模仿，却多了些

越南特色。

从小说作者的构成上讲，越南汉文小说的兴

盛期是在后黎朝，正对应着中国小说大繁荣的明

清时期，同期两个国家的小说作者的构成，有很大

的不同。明清小说作者尤其是白话小说作者大多

是中下层文人，而越南小说作者则几乎是清一色

的上层文人。传奇小说系列中，《传奇漫录》的作

者阮屿，出身文学家庭，父阮翔缥，洪德丙辰

（１４９６）进士，官户部尚书。阮屿中举后，官知县
一年，因莫氏篡权，遂居乡授徒，不再出仕。《传

奇新谱》的女作者段氏点（１７０５—１７４８），生于文
学风气浓厚的官僚家庭，是越南古代最有名的才

女，可比之于李清照。历史小说系列中，《皇越春

秋》作者无考，《越南开国志传》署“南朝吏部尚书

该簿兼副断事阮榜中承撰”。《皇黎一统志》、《皇

越龙兴志》的作者出自越南十八、十九世纪著名

的吴氏文学世家，该家族以文学、史学鸣于世，文

学上形成了“吴家文派”。《皇黎一统志》吴"著、

吴悠续、吴任编辑。吴任三十岁中后黎乙未

（１７７５）科进士，授户部都给事中兼太原督行参
政，西山朝时升至兵部尚书、侍中大学士兼国史总

裁。其父吴仕为后黎景兴二十七年进士，累官佥

都御史。吴"为吴任之弟，领乡荐亚元，官历佥书
平章省事。吴悠是吴"叔父吴焘之子，以举茂蕴，
官历海阳学政。《皇越龙兴志》作者吴甲豆

（１８５３—？），为吴任曾孙，成泰三年（１８９１）中举，
任义安州同，官至督学，为越南吴氏文派后期著名

作家，一生著述颇丰。《?州记》作者为后黎中兴

勋臣阮景?家族的后裔。越南小说作者的这种上

层文人特征，形成了作家队伍的单一性，反映社会

底层生活的汉文小说稀少这一题材不平衡现象也

由此产生。

二、出现不平衡现象的外部原因

（一）越南社会历史状况

一部独立后的越南封建社会史就是一部战争

史。越南独立于中国的北宋初期，有近一千年的

封建史，历经丁、前黎、李、陈、胡、后黎、阮诸王朝。

越南于中国的五代十国时期，亦出现战乱割据局

面，“十二使君”纷纷建立自治政权，丁部领削平

十二使君，建立丁朝，走上了独立的道路。但丁朝

只历时十余年，就被十道将军黎桓篡权。十道将

军建立前黎，前黎在三十年的存世时间里，北与

宋、南与占城战争不断，终因内部阋墙而被大臣李

公蕴政变夺权，建立李朝。李朝算是越南历史上

第一个长命王朝，在 ２１５ 年的历史中，前一半时间
北犯宋境，南侵占城，西征真腊；后一半时间国内

诸侯战乱，权臣擅政，国祚以禅位移于陈。陈朝

１７５ 年中，多次与元帝国发生战争，沿袭了李朝的
对外扩张政策，战争不断，后期外戚胡季睺专权，

产生了短暂的胡朝，又引起明朝军队打着扶陈灭

胡旗号的入侵，越南一度再次沦为中国郡县二十

余年，国内反明义军蜂起，陷入长期的战乱，直至

黎利驱明而后黎建立。后黎是越南历史上存世最

长的封建王朝，３６０ 多年的时间里，真正安定的时
期不足百年，后期先是 ６０ 余年的“莫氏僭立时
代”，国家进入分裂的“南北朝时期”，后又出现近

２００ 年的郑、阮纷争局面，最后亡于西山义军。西
山朝存世十余年，被阮福映借法国力量而灭，产生

越南封建史上最后一个王朝阮朝。阮朝后期又有

长期的抗法运动，直至封建社会灭亡。越南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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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封建史不足千年，不及中国一半，然内外战争

的频率要比中国高得多，战乱的时间覆盖也大得

多，因此说独立后的越南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

越南正史晚出，几乎与小说同时发达，这与中

国不同。中国早在小说诞生的一千年前就已经有

成熟的史官制度和完善的史学著作，《史记》之

后，历朝官方修史形成严格的制度，汉以后各朝代

史连续修撰，有序进行，非常正规。小说既晚出，

在正规的官方史学传统下，作为纯文学性的小说

自然无须承担起修史的使命。而越南则不同，小

说出现于陈朝，最早的史学著作也出现于陈朝，如

陈太宗时陈晋撰《越志》，圣宗时黎文休所撰《大

越史记》三十卷，明宗时阮忠彦修《实录》，废帝时

有《越史略》，陈末胡宗?撰《南越世志》、《越史纲

目》，降元的黎萴撰《安南志略》等等。后黎朝是

越南史学的全盛期，有潘孚先、吴士连的《大越史

记全书》、武琼的《大越通鉴通考》，黎嵩的《大越

通鉴总论》，邓鸣谦的《大越历代史记》，范公著的

《越史全书》，黎禧等的《国史实录》，黎贵的《黎

朝通史》，阮俨的《越史备览》，吴时仕的《越史通

论》。其史学著作不可谓不丰富，但它们有一个

共同特点，即大都是通史类的书且不十分完善，缺

乏中国《史记》类的典范著作。而且，正史中的分

朝代史不完备，留有很大余地。另外还有一个重

要问题是，越南正史著作与历史小说的创作基本

上是同步的，到底是正史著作影响了历史小说还

是历史小说影响了正史著作，抑或相互影响，是一

个很难说明的问题，但至少，越南的正史著作并没

有给历史小说提前准备充分的借鉴基础，尤其在

断代史方面，这导致了越南历史小说全部以一朝

一代的兴亡作为取材的基本点、作者又多以修史

存史的姿态出现的局面。如此一来，一方面，独立

后的越南历史几乎是一部战争史；另一方面，史学

领域又为分朝断代史的创作留下了无限空间。因

此，从中国文学对越南文学深刻影响的大背景上，

促成越南历史小说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同一借鉴

源———《三国演义》，因为《三国演义》从写史角度

讲恰好符合既写战争又是断代史这两个条件，从

文学角度讲它又是战争历史小说的典范。

（二）汉文学在越南的地位

汉文学对于越南人来说是一种贵族文学、高

雅文学，不管是典雅类的诗歌，还是通俗类的小

说，皆是如此。实际上，在古代越南，汉文诗歌与

小说不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都没有

形成审美上的雅俗之分和文体上的高下之别，这

与中国古人的小说观大不相同。它们的作者出自

于同一阶层，皆为有资质具备汉文化修养的文人，

它们皆囿于社会上层，难以做到在越南社会的广

泛普及。作者地位与生活层次的局限，以及小说

受众面的局限，使得越南汉文小说反映社会底层

生活、描摹世情百态，自然就受到了限制。

（三）文学表达的工具

越南汉文小说使用的语言与越南本民族的语

言是不相同的，更确切地说，在古代越南，口语与

书面语是两种不同语言。单就小说而言，文言是

从中国诗文到中国小说的学习积累，而白话则主

要来自于中国小说中的白话。对于越南作家来

说，从书面上接触文言的历史比接触白话的历史

久远。同中国一样，越南也是以诗歌开启文学史

的大门的，汉文诗歌在越南有悠久的历史，汉诗是

文言体，所以对越南小说家的语言艺术积累来讲，

显然文言书面语的积累要比白话丰厚得多。但即

使在中国，到越南小说发达之时，汉语文言与汉语

口语之间的距离已经拉大，那么，越南小说家手中

的文言书面语，不仅与中国的口语差异很大，而且

与越南本土语言更属不同的语种，用这种文言书

面语来表现越南社会日常生活显然是不适合的，

用来表现以浪漫幻想为特征的志怪传奇类题材虽

然可以，但要达到《聊斋志异》的高度也不容易，

因为《聊斋志异》虽用的是文言，却达到了同时代

白话语言的艺术表现力度。而中国书面白话与越

南土语同样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它也同样难以表

现越南日常生活。况且，世情类题材具有很强的

时代性，它更需要文学表达工具、表达手法等与时

代的紧密结合。汉语文言与越南土语的差异，汉

语白话与越南土语的差异，文言与白话在进入书

面表达与生活层面的差异，不只表现于语言的形

式特征与工具性上，更重要的在于语言所承载的

社会的、民族的、时代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内涵

上。这些差异，在表现世情类题材方面，会给越南

小说家以更大的局限，是越南汉文小说中世情类

题材不发达的重要原因。

在越南古代文学史上，自十三世纪始产生了

喃文文学，亦即被称为“韩律”的喃文六八体和双

七六八体诗，这种诗体实际是汉文与越南方音结

合的产物［５］，尽管汉化色彩依然很强，但仍可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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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代表越南民族特征的诗体。这种越南民族诗

体，又以长篇叙事式的“喃传”最具代表性。喃传

类于诗体小说，题材丰富多样，有神话传说，有历

史故事，而更多的是演绎中国明清以来的戏曲小

说。在所演绎的明清戏曲小说中，有一类题材颇

值得注意，即男女情缘故事，大致可归为才子佳人

一类。取材于小说的，主要有以下几部作品：阮攸

的《金云翘新传》（《断肠新声》），取材于《金云

翘》；邓春榜编译的《二度梅传》（《改译二度

梅》），惟明氏的《二度梅演歌》（《梅良玉》、《二度

梅润正》），双东吟雪堂的《二度梅精选》，惟明氏

订正的《云仙古迹新传》（《陆云仙传》、《云仙

传》），均取材于《二度梅》；李文馥的《玉娇梨新

传》，取材于《玉娇梨》；范美甫的《平山冷燕演

音》，取材于《平山冷燕》；武芝亭的《好逑新传演

音》，取材于《好逑传》。取材于戏曲的，主要有：

乔莹懋的《琵琶国音传》、《琵琶国音新传》，取材

于南戏《琵琶记》；佚名的《潘陈传》，取材于明传

奇《玉簪记》［６］。这类男女情缘题材在喃传中占

比重最大，相对于神话传说与历史人物类，此类是

最接近现实的，描摹的是带有作者主观色彩与理

想模式的才子佳人故事，仍可归为世情一类。学

者对越南喃传与中国古代小说之间关系研究后的

结论是，现存喃传除了少量取材于中国的史传传

说、佛教宝卷、戏曲及粤曲（木鱼书）外，多数都与

中国古代小说有关，或直接取材于中国古代小说，

或受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而创作，证明中国古代

小说尤其明清小说对喃传有深刻影响。我们由此

也得到一个反证，恰是这类取自明清小说的可归

之为世情类的题材，借助越南民族特色的文体及

语言，才可得以表现，而在运用中国小说文体及语

言创作的越南汉文小说中却付之阙如。

三、出现不平衡现象的内在原因

（一）小说创作传统的问题

越南汉文小说深受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传统的

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从作者到作品的双重影响。

越南以烟粉灵怪为主要题材特征的传奇小说虽然

直接受《剪灯新话》的影响，但却是沿唐传奇的传

统而来的。它之所以在后黎时期出现创作的兴盛

局面，其原因，从作者层面讲，主要是统治者大力

发展儒家文化，文官制度更趋成熟，上层文人集团

形成。这与上层文人介入到传奇小说创作的唐代

相似。唐传奇形成诗化小说的特征，一是行文中

大量插入诗歌，二是小说整体上的诗意化，如小说

本为叙事，但传奇小说却有颇浓的抒情色彩，同诗

歌一样讲究抒情意境的构建，以及叙述描写语言

的诗化、审美的情趣性等。唐传奇的这些特征与

唐诗的发达密切相关，传奇作者同时又是诗人，他

们将诗歌的种种文学特质带入到小说中，由此形

成诗意化小说。越南传奇小说也与唐传奇一样具

有诗化色彩，甚至在易为感知的表象层面做得更

为明显，如诗歌的插入显得更为频繁且数量更多，

这在段氏点的《传奇新谱》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这

是深受唐诗影响的越南汉诗经过长期发展与积累

之后，将汉诗的成熟艺术渗透于小说中的典型表

现，也是越南小说创作脱离《越甸幽灵》、《岭南摭

怪》的“史传”色彩而向纯文学性小说蜕变的标

志。总之，越南传奇小说在创作传统上表现了与

唐传奇的一致性。这一传统决定了传奇小说作者

诗人与小说家的双重角色性，而在越南，这类小说

只能产生于上层文人手中。

越南历史小说的创作传统，在作者思想层面，

并不是受中国历史小说的影响，而是受中国史传

文学的影响，秉承儒家治世理念及价值评判标准，

表现为史学家面目而不是小说家面目，故其作者

也只来自于上层文人。在文学创作层面，越南历

史小说则是直接借鉴于中国的历史小说《三国演

义》，不去借鉴或很少借鉴中国的其他历史小说。

除了上文所言的内容上的相通外，《三国演义》至

少还在这几个方面决定了越南历史小说家的选

择：一是它的浓厚的儒家正统史观。二是它的严

格的史实采择标准，虽是“七分史实”，但这“七

分”全部与正史相合。三是它的“文不甚深，言不

甚俗”的浅近文言式的语言特色，这种特色语言，

在中国长篇章回体小说史上，是运用白话还不纯

熟的过渡性表现，而这种“过渡性”恰为越南汉文

小说家所需要，因为在越南，汉文小说从文言短篇

一步而为章回体的白话长篇，我们并未发现有宋

元话本式的白话长、短篇的过渡文体存在。而语

言问题在越南汉文小说家那里恰是一个很实际也

很重要的问题。越南人主要从书面来学习中国语

言，以中国式白话来表现越南题材，越南汉文小说

家定然不擅长，这在上文已言及，《三国演义》式

的特色语言倒可以给越南小说家以回旋的余地。

我们只要看一看越南历史小说中的语言，即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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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佐证。

进翰大败，引败军走至检弩，部下从象后者仅

存二三百人，皆身被重伤，手无寸铁，号哭之声，道

路不绝。绕横山岭后而走，至白石岗，将过腰愈

岭，见无南兵踪迹，进翰仰面大笑，谓众者曰：“倘

南将有智谋者，先伏一枝兵埋伏，截我归路，则我

等并皆休矣。”言未绝，忽山坡中突出一员大将，

鹤体龙须，麟眉凤目，甚其雄勇，似涌泉而急至，挥

兵冲击。进翰看见大惊，问曰：“南将是谁？乞通

名姓。”应曰：“我南朝督战昭武是也。”（《越南开

国志传》卷四）

忽见一耕夫甚伟，向前问曰：“耕者何人也？”

耕者曰：“吾乡人也。”老人曰：“今往大同，余有几

曲里路？天色尚，蹙步其可及否？”耕者曰：“程

尚遐，天色将暮，况山林多有恶兽害人，处处惊患，

多有关防相惊。尊者何不觅问人家投宿，尚在淹

留野路耶？”老翁听罢，心重忧，考虑难进退，却有

呻吟徘徊状，终颦眉谓耕者曰：“卿家何在？颇得

带回，使吾父子依此一夕，庶免路居之患？”耕者

曰：“本以卑狭为居，恐不安歇。公若肯来，何惜

延纳。”（《?州记》第一回第一节）

以上两段皆涉及人物语言，人物口语最能体

现其语言特色。《开国志传》中的一段话完全模

仿《三国演义》中的语言风格，甚至人物说话的口

吻也很相似；《?州记》中的一段人物对话庄重典

雅，几乎是纯粹的文言体。管中窥豹，由此可见，

越南汉文历史小说的语言并不是真正的白话体，

而是《三国演义》式的浅近文言体。所以，严格说

来，在越南汉文小说中，白话体还没能达到熟练运

用的程度，我们通常所言的越南白话小说，也只是

因其借鉴对象的中国式归类而称。从小说创作传

统的一致性上来看，越南也就很难产生如明清时

的以纯熟白话来反映世情百态的世情小说了。

（二）越南汉文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问题

在中国，从事诗歌一类的所谓高雅文学的创

作者，和从事小说、戏曲等所谓通俗文学的创作

者，往往是两类不同的作家群体，前一类多是受儒

家正统文学观影响甚深、社会地位相对较高者，后

一类多是文学观念较为通脱、社会地位相对较低

者。在小说戏曲发达的元明清时期，这种现象更

为明显。而且，中国通俗小说家的创作心理，主要

是借小说以浇胸中块垒，而借其呈才斗艺或扬名

于世、垂名于史的观念并不甚浓，明清时期的很多

小说连作者都不知道，或者难以确考，这就是证

据。而越南小说家不同，不管是创作诗歌还是创

作小说，其心理动因是一致的、相通的，即显示汉

文化、汉文学修养，通过作品以扬名的心态较为

明显。

传奇类既然是承唐传奇传统而来，而唐人创

作小说的目的又是借“作意好奇”来露才扬已，越

南传奇也就同样承袭之。裴辉璧《皇越诗选》中

选了阮屿的五首诗，全部是从其小说《传奇漫录》

中抄来，本是依据小说运行情节拟其人物口吻而

创作的，并非是小说作者的独立诗作，这种选诗理

念在中国是不会出现的。之所以如此，目的恐怕

不在存诗而在存“才”。《传奇漫录》正是以其

“奇”以其“才”而成为杰作，声名噪起，并很快出

现了一个模仿系列，其模仿之作却不在于题材、艺

术上的创新，而是在显示才气的表象上大做文章。

段氏点的《传奇新谱》比《传奇漫录》有了更多诗

文词赋的穿插，水平高的篇目是与描写人物才华

有机结合的作品，水平低的则纯粹是呈才式的游

离之作。有的篇目如《碧沟奇遇记》穿插诗词竟

达四十余首，不是散文体小说而是诗词连缀了，矫

枉过正而“气格差弱”［７］。

历史小说作者则承继中国史学家的秉性。中

国后世史家莫不以司马迁为楷模，司马迁撰《史

记》，虽自称私家著述，后世却树为正史典范。其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观念

深深影响中国史学家，也同样影响越南历史小说

家。但越南历史小说家又有所通变，小说创作出

现家族作家前后相继的现象就是明显例证。吴氏

世家，文学、史学兼通，诗歌、小说兼作，正史、稗史

兼著。正史与稗史、史传与小说在中国古人观念

上颇存鸿沟，在吴氏家族则是和谐之统一，因为它

在存史与呈才、呈才与扬名上实现了统一。只要

读一读几大历史小说的序跋，不管是自作的还是

他作的，大都是从史学角度论史、论史才，很少从

小说角度论体、论艺术。《越南开国志传》署名

“杨慎斋”的序云：“史氏因刊而正之，损益其繁

简，沿革其是否，约言示制，求合乎义，然后修之为

一代之通要，以公于世。”署名“知县#”的跋云：
“本开国之始，而志其事以明之也。春秋、晋、鲁

志与列国、汉、唐志在有之矣。”［８］他将之与中国

正史典范之作相比。《皇越龙兴志》之《自叙》云：

“顾天府所书，既藏为宝训；稗官所载，徒私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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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翻阅无从，见闻弗习，南人不详南事，无乃籍

谈之忘其祖乎！”［９］９其强调既非为国修史，亦非稗

官野史，而是以私家信史，昭之于世。《?州记》

书后跋云：“愚于少时览于朋几，所得常国《南征

记》，潘氏《长编》两传，仅数十张，纸蠹字漏，存者

三分之一。迨丙子年冬，得于都梁所藏《?州阮

景记》，文拙字舛，抄写失真，不能无憾。仍此，于

闲日，凭取三稿兼缀为一。……稗官野史，敢赛朝

编。惟因这著以寓古今传迹，览其脱漏而为国史

之释注也［９］２８３。其既称言依据史实，强调它的真

实性，又言“稗官野史，敢赛朝编”，说明异于正史

之处，亦见作者的创作心态是既想忠于史实，又要

突显家族声名。作者明明是在创作小说，却偏偏

论之以信史，其与史同存的声名观十分明显。

越南汉文小说家的这种创作心理，对于汉文

小说的发展有何影响呢？它至少导致了作者对某

些题材的偏爱，存世的这几大类题材就是他们的

最好选择，这在无形之中形成了越南汉文小说题

材发展的不平衡性。

进入越南汉文小说世界，我们看到的是越南

民族的丰富想象力和风起云涌的历史演进画面，

却很难看到质实而生动的现实内容，不能不说是

一大遗憾。汉文，使越南文学“身有彩凤双飞

翼”，这缘于中越历史文化上的“心有灵犀”，但对

于独立后的越南来说，随着历史的演进，这种“复

合体”因素越来越明显，由此所导致的越南汉文

小说发展的不平衡性，关乎如何正确评价中国小

说对越南小说的影响问题，因而颇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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